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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目录学与古代学术的辩证关系
常心慧

湖北大学文学院2019级汉语言文学（国家基地班）

[摘　要]从古至今，目录学都贯穿学术发展的脉络，与此同时，学术的发展也会对目录学产生反作用。目录学是掌握文献信

息、源知学术脉络、整理古代文献、建构学术秩序的重要工具，有利于学术研究，规范了学术史的书写；而目录学的发展变化也

会受到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官方行政要求对学术的控制的影响。目录学与古代学术是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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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

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我国古代

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并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对古代学术产生

巨大影响，又随着古代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改变。

一、目录学对古代学术的影响

（一）目录学是掌握文献的基石

目录学通过目录的特有形式，著录各类学术典籍，为人们

了解、检阅图书提供便利。通过这些书目，人们可以大致了解

各时代学术文献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代学术的盛衰。而做学术

要想取得成就，就需要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代的基本情况，并

深入挖掘思考，弥补学术空白。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

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

书海之舟楫。我国的图书资料浩为烟海，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

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

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初要

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

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深，方能得其门

而入。”1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到

了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采》，《七略》的出现，则

奠定了我国目录的稳固基础。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时为

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

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

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问，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问

题，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

文献的必要线素与方法。例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

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

篇，其中有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的作品。据此就可知西汉时期

的诗歌辞赋有较大的发展，而整个秦代只著录有“秦时杂赋九

篇”，没著录一篇诗歌，这又多少可以说明秦代文学的消歇、

文学园地的荒芜。

因此，目录学对于古代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学术

研究入门的途径，也是树立宏观视野的窗口。按照学术研究需

求，有选择地阅读目录、搜集资料，培养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

科研能力的培养，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目录学是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我国古代目录学，注重利用图书叙录及类序等形式介绍学

术源流和演变。于是，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成为

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目录学也被人称为“流略

之学”。目录学也因此成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

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古

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

学术史也”，“学术源流实得力于目录学”。我国目录学的一

个最大特点，是以“章学术，致源流”为宗目，强调从学术史

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

学术成就、流派、师授源等。目录书有三种类型：一是部类之

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

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

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这一作用。有小序有题解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

述，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有小序无题解的

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

和掌握每一种书。小序和题解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

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革。

以上所述，可以到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

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

派和学术价值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目录学是学术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基础

目录学有助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者

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了解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

和趋势，了解有哪些可参考的书籍、资料，掌握已有的主要论

点、方法和研究动态等，这就必须借助目录学的知识，查阅有

关的目录、索引、文摘等，否则就会走很多弯路。

例如研究《楚辞》，除了对《楚辞》本身要有深入正确

的理解之外，还须查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湖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楚辞要籍解题》以及《楚辞资料海外编》等有关

目录书，从而正确选定自己的题目或研究角度。无独有偶，鲁

迅在校研究《康集》时，就曾使用过公武《郡斋读书志》、尤

袤《逆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

献通考籍经籍考》、杨土奇《文渊阁书目》、叶盛《竹堂书

目》焦竑《国史·经籍书》、商儒《百川书志》、祁承《生

堂书目》、谦益《降云楼书目》、线曾《述古堂书目》、洪煊

《读书从录》、朱学勤《结一庐书目》、陆心源《丽宋楼蔵书

志》、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

善本书目》等通过许多书目，从而彻底弄明白了《康集》流传

的情况，理清了该书卷数及名称变迁的轨迹。鲁迅对古今各种

公私书目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左右逢缘，得心应手，为他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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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鲁迅在编写《中国小说

史略》，利用书目辑录，校订有关古典小说的同时，还对我国

古代小说发展源流也做了“考镜”。2

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

要的作用。今天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

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广大科研工作者都离不开

目录学，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研项目时，他们首先是根据历

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

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研究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

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

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泪目。

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

要的文献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目录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是学术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基础。

（四）目录学是建构学术秩序的标准

目录学是建构学术秩序的标准。古典目录通过对文献的

分类整理，考察学术谱系的历史进程，并在历时性梳理中“为

学术立法程”（姚振宗语），避免学术陷于无度和失序。例

如，《汉志·儒家小序》在论述儒家的源起（“盖出于司徒

之官”）、职志（“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特点（“游

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宗师仲尼”）、成就（“于道

最为高”）的基础上，用一个“然”字转笔，重点强调儒家末

流（“惑者”）违离儒家原旨而误入歧途。“然惑者”是转折

的关键，也体现了《汉志》小序的行文体例，如《道家小序》

“及放者为之”、《阴阳家小序》“及拘者为之”、《法家小

序》“及刻者为之”、《名家小序》“及譥者为之”、《墨家

小序》“及蔽者为之”、《纵横家小序》“及邪人为之”、

《杂家小序》“及荡者为之”、《农家小序》“及鄙者为之”

等等，皆旨在判定什么是“正确的学术”、什么是“不正确

的学术”。这就从学术之“史”的梳理转向非时间化的变中

之不变的学术秩序建构。同样，《总目》明确提出“源流正

变”的观念，在把握“源”“正”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既认可

“流”“变”的合理存在，又要求“流”回归于“源”，从而

使“变”回归于“正”，最终为“天下学术”立则。3显然，古

典目录在梳理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建构学术秩序，不仅揭明现实

的学术“是什么”，还提出理想的学术“应该是什么”，从而

将时间矢量的脉络勾勒转进为共时层面的观念呈现，完成了对

学术的反思。

二、古代学术对目录学的影响

（一）古代学术教育方式影响目录学

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影响书目编制的主

体导向。在古代，往往通过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中心的学识

教育与德行教育来建立符合儒家道德需求与展现儒家德行关怀

的知识分类体系，从而推动形成符合各个时期政统所需的“道

统”及相应的知识规范。比如，明人郑廷鹄《白鹿洞志》就明

确指出白鹿洞书院“本洞储书，专以教迪士类”，其后作为山

长的李资元亦指出“余继提举洞中，通将经史子集类分先后，

以圣列于经部之先，志书附于史部之后，附子部者诸子创作

也，附集部者诸子之新选也”4，强调以“圣制”来归整书院

藏书的知识品序，充分说明明代书院以“圣制”教育来推行书

目编制的主体导向。之后的如清人孙星衍所撰《孙氏祠堂书

目》、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也体现了这一点。可见，古代

目录学家大多存在希冀所编书目能够“使承学之士，得所绳准
5”的理想与诉求。古代目录学家汲取相应目录学知识体系的同

时，必然要对古典目录学所反映的正统学术及其价值导向进行

接受与遵守。

（二）国家机器对学术的控制影响目录学的发展

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律法、政权的强制或规范的形式在目

录学家中流布，最终影响目录学的发展。尤其是，代表官方意

志及思想体系的历代史志目录，更是以行政权力的命令、法规

集中且直接地向目录学家呈现历代政统思想及学术导向所需知

识的内容、形式、内涵及价值。6隋唐以降，历代往往开设史

馆，编纂史志目录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彼时的政统服务，

希冀以史志目录的知识体系介入时人的实际生活中，进而形成

有效的知识规范7。典型之例则如乾隆曾“命四方大吏，加意采

访，汇上于朝”而编纂《四库全书》，在此基础撰成的《四库

全书总目》之最终意图，系为“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与“俾

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

意”。8这是一种以外在政权形式的压制或推行，主要从政治规

范与话语秩序的角度强调目录学家在符合彼时文教需要的基础

上所应有的思想张力与行动导向。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录学贯穿学术发展的脉络，与

此同时，学术的发展也会对目录学产生反作用。目录学是掌握

文献信息、源知学术脉络、整理古代文献、建构学术秩序的重

要工具，有利于学术研究，规范了学术史的书写；而目录学的

发展变化也会受到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

官方行政要求对学术的控制的影响。目录学与古代学术是辩证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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